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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栏目涉及作家作品、图画书及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的两篇文章，彭斯远对

博天琳的文学创作做了宏观观照，根据对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提出了儿童文学领域中如傅天琳这类两栖

类作家的存在，说明我国儿童文苑具有极度开放和包容的可贵特色。石英的文章则是以两部作品为个案，

分析中国儿童小说在智障儿童此类题材作品中虽真实的表现了特殊儿童生存的困境，但忽略了此类儿童在

主体构建中也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忽略了他们心灵世界仍具有的丰富性。对图画书的研究一文，作者从历

史的纵坐标中寻找中国早期儿童图画书的起源和流变，梳理了处于萌芽期的中国儿童图画书的发展历史，

对厘清中国早期儿童图画书演进历程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文论的一致性与

错位的研究，文章以茅盾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文论中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论述为视点，从文学
“认识人生”的社会功用，文学对科学、历史内容的关注，文学书面语形式的主张三个方面来探究中国现

代文学与儿童文学文论之间的一致性与微妙的错位。

评两栖类作家傅天琳的儿童文学创作

彭斯远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３０）

摘要：傅天琳不仅是成人文学领域的果园诗人，还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她的诗歌创作不靠技巧，而是

从生活中长期磨砺而出，尤其是在她身为母亲和外婆后，她所创作的儿童诗植根于童年生活而富于浓烈

的童贞童趣，是淳朴天然的无私母爱的倾诉。我国还有很多像傅天琳一样的作家，他们在创作成人文学

的同时也兼写儿童文学，这说明我国儿童文苑具有极度包容的可贵特色，敢于接纳具有不同个性、不同

风格的作品，从而呈现出繁花似锦的生机勃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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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知道，傅天琳是一位果园诗人。
她昔日在 《星星》《诗刊》 《人民文学》 《上

海文学》等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的描写果园的诗

作，因构思新巧、风格细腻、语言优美而获中国作



家协会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第一届全国新诗创作评奖
的二等奖。１９６１年傅天琳从重庆电力技术学校毕
业，之后被分配到重庆市郊缙云山农场，在近２０
年的果园种植生涯中，她深深地爱上了果园，并开

始学着用诗笔讴歌从而成为诗人。她的诗集 《绿

色的音符》［１］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因此，人们说，傅天琳的诗歌创作很本色，她

绝不是靠技巧创作，而是在生活中长期磨砺而后成

为诗人的。离开了果园她就写不好诗，也无从

谈诗。

一

沿着傅天琳的诗歌创作轨迹进行探索，我们会

发现，傅天琳在书写果园的同时，竭力用诗歌表现

初为母亲、身为外婆这些角色所带来的喜悦与快

乐。傅天琳在回忆自己的创作经历时说过，创作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诗集 《在孩子与世界之间》［２］

正当初为人母，于是笔下的诗歌便呈现出了淳朴天

然的无私母爱的倾述。

傅天琳成为外婆以后，她当起了外孙女的专职

保姆，在此期间便没有新诗发表，让人不禁怀疑她

是否江郎才尽。她在 《我与儿童诗》的一篇短文

中说过：“我的外孙女，我叫她妹妹，曾经有三年

我带着刚出生的妹妹，只与奶瓶尿布打交道，一个

字没写，我以为我从此就写不出诗了。妹妹上幼儿

园后，我在家里有了空闲，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

把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一点点收集起来，写成

诗。它们无不散发着真善美的芬芳，无不闪射着太

阳的光辉，使我相信一个健康的、诗意的人生，是

从起点开始的。”傅天琳创作的以她的外孙女为主

人公的诗歌，因紧紧植根于孩提生活而富于浓烈童

贞童趣，这不是简单粗浅地了解孩童的人所能写出

来的。

傅天琳将近年间陆续发表在刊物上的８０首儿
童诗加以辑集，由重庆出版社审读，成为了广大读

者熟知的儿童诗集： 《幽蓝幽蓝的童话》［３］。诚如

作者所述，这是一本 “无不散发着真善美的芬芳”

的诗集。望着如此一本插图精美的诗画集，我打心

里冒出句惊叹之语： “哇，幽蓝幽蓝的童话”！启

开诗集，你会发现，许多诗歌的构思都是任何不了

解孩童生活的作家所无法想象得出来的。

《月亮》一诗就咏写人们日常所见的月亮，但

这月亮却始终是孩子眼中而非成人眼中的月亮！譬

如：妈妈你走了多久我已记不清了／你走了我天天
晚上趴在窗台口念月亮／念月亮从 Ｄ字到 Ｏ字到 Ｃ
字……这里，小主人公把望月称为 “念月亮”，这

是孩子因念书而联想到的独特词语组合，自然也是

一种独特的幼儿语言；再则，根据月亮每月的变

化，孩子便把它形容为三个英文字母：Ｄ、Ｏ、Ｃ。自
然，这也是孩童从其幼稚心理状态出发所产生的独

特想象！如果不深入了解孩童的心理与生活，成人

怎么能够写出足以显现孩童幼稚心理的幼稚语言

呢？结尾部分：念月亮从Ｄ字到Ｏ字到Ｃ字／也不
知究竟是念月亮念字母还是念妈妈？诗歌通过篇末

点题，由 “念月亮”自然归结到 “念妈妈”的深

刻母爱主题上来，却毫不给人以生硬勉强的感觉。

在同样表现母爱主题的 《我的名字》这首诗

中，妈妈因爱雨而给女儿起名为 “雨”，如此一件

寻常小事，被作者抒写得诗意盎然、趣味横生：妈

妈一叫我的名字／雨就下起来了／树林打湿了／小草
打湿了／我在雨中跑／我的名字也打湿了／／我的名
字，湿漉漉的／给夏天带来凉爽／我听见许多人／都
欣喜地叫着我的名字……诗歌从名字的联想中倾泻

出孩童对于大自然的观察、感悟和向往，取材极其

寻常，而诗意却让人玩味不尽。

孩子对于事物的变化是具有强烈的好奇心的，

他们不仅爱发问，而且他们爱用顶针修辞手法对事

物进行一层一层地次第追问。 《在面包变成之前》

中的小女孩就喜欢 “打破砂锅纹 （问）到底”地

一直向大人发问：在面包变成面包之前是什么？／
是面粉。在面粉之前是什么？／是麦穗。在金黄的
麦穗之前是什么？／是麦苗。在麦苗之前是什么？／
啊，是小麦的种子！／／在裙子变成裙子之前是什
么？／是棉布。在棉布变成棉布之前是什么？／是棉
桃。在白云一样的棉桃之前是什么？／是棉苗。在
棉苗之前是什么？／啊，是棉花的种子！女孩从面
包的由来一直追问到小麦种子，最后终于找到了答

案，于是，她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

当一个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下一个好奇心接踵

而来，女孩进一步联想到：至于人的来历，又是怎

样的呢？所以她又开始向母亲发问：“在我变成我

之前是什么呢？”由于受到先前追问的启迪，她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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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自己寻找答案：啊，我明白了／妈妈让我告诉你／
一定有一粒小花的种子／被风吹啊吹啊吹／吹进了妈
妈的肚子里／我才长得和小花一样……

《在面包变成之前》这首诗，触及了每个母亲

面对孩童都回避不了也不应回避的问题：关于人类

的生命起源，也即关于人类的性和性别教育的问

题。对儿童进行性启蒙教育是当今包括儿童文学在

内的所有儿童文化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一个严肃

课题。然而当下，却还有人想对此竭力回避，或者

即使不愿回避，却也无法正确解答。傅天琳用趣味

问答的童诗巧妙地给予了回答。

当然，关于孩子的性启蒙教育的描写，在傅天

琳的儿童诗创作中也绝不仅此一篇。翻阅她的作

品，我们还可发现另一些颇为精彩的篇章。譬如那

首叙写已长大成人的男女同学，纷纷忆起昔日在课

桌中间画 “三八线”的趣事，该诗用对比手法，

一边叙写男同学指着三八线对女生说：“这是国界

／我是一国的兵／你是另一国的兵”；而女同学也指
着三八线对男生说，“这是银河／我是织女星／你是
牛郎星”！但是， “第二天，三八线被笨拙地填平

了／接着我们都长大了，分手了……”
“三八线”现象，既是少年的男女性别意识现

象，也是少年情窦初开的现象，是当今每个中国年

少一代都绕不开的话题，诗人以此入诗所显现的对

于少年男女身上表现出的可贵性意识予以热情礼

赞，她对美丽童年留下的诗意记录，可说是对我国

儿童诗苑在题材开拓上的一大贡献。当然，昔日划

过 “三八线”的同学，如今已为人父或为人母了，

当他们再次想起校园 “这三八线／地上有，天上
有”，而且还 “那么长那么长”地在一直画下去

时，他们便深深地感悟到，这盘根错节的古老

“三八线”，实在是值得我们社会的万千父母应帮

助少年填平的一道心灵裂痕！

总之，在傅天琳的 “三八线现象”描写中，

其所包孕的内涵难道不是非常丰富而耐人咀嚼

的吗？

除了大量叙写女孩，傅天琳创作也不忘对于男

孩的歌吟。在 《元元是个包老爷》中，男孩元元

和同学们跟着美术老师到郊外去写生，“元元晒得

比包公还黑／身上叮满了蚊子包／元元得了个雅号：
包老爷！”如此富于童年情趣的言说，怎不令小读

者向往呢？于是，那首叫 《元元是个包老爷》的

趣味描写，便在读者心里深深扎根了。

再有， 《我是个男子汉》亦是表现母爱的力

作，但诗中的小主人公却在某个爸爸外出未归的风

雨之夜挺身而出，他要保护妈妈，他要 “举起长

长的陀螺鞭子／把不听话的风／赶到没有灯光的角落
／让它罚站”；不仅如此，他还 “要摘来一颗星星／
照你写字，到很晚很晚……”诗歌就是这样，如

此稚拙、如此聪颖地把一个小男子汉敢于担当的个

性，予以了动人心魄的再现！

母爱不仅是存在于生命现象之中的一种本能，

而且是每一个女性与生俱来的美丽情愫，当然，它

也是人性中的一种至高、至真、至纯的情感体验，

它既不分国籍和民族，也不分贫富贵贱，可说是照

耀性与笼罩性地显示于人类社会生活每一角落的客

观存在。所以傅天琳认为，谁回避了母爱就是回避

了女性最优秀的品质，于是这便铸就了女诗人对于

母性永不疲倦的歌吟。而 《我是男子汉》这首短

诗，恰恰就是借助小小男子汉的独特视角来礼赞母

性的一个范例。

傅天琳不是因为认识到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和

美学熏陶上的重要意义而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她

只是因身为母亲和外婆的切身体验而认识到母爱对

于人类生活的彻底照耀和笼罩，从而在歌吟母爱的

独特视角下进入儿童诗歌写作的。这是傅天琳与当

下许多儿童文学作家根本不同的所在，对此，我们

不能予以混同或忽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傅天琳

的童诗创作没有对于儿童文学主题价值的直接说

教，而是在母爱光环笼罩下进行深刻的艺术演绎。

傅天琳原本并非儿童文学作家，但她对于母爱的诗

意礼赞和对于童心的解剖与展示，让她在不经意的

诗歌创作中，获取了年少一代的真诚拥抱和欢迎。

傅天琳对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另类介入，值得我们的

文学研究认真考量。

在我国童诗创作上，还有一个为当下儿童文学

所严重忽略的主题开掘，那就是对于中华传统文化

的大力彰显与弘扬，换言之，就是对于国学的倡

导。历来的我国儿童诗最爱表现的一个主题，往往

集中于对人与自然密切关系的反复歌吟，或者说对

于动植物的大力表现，这样的题材选择本身并没有

错，而且傅天琳也有许多吟咏这类题材的诗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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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停留于此，对于诗人的视角而言，就显得过于

狭隘和狭窄了。傅天琳由此看到了国学入诗的深刻

含义，从而在儿童诗歌的主题开掘上，把当下我国

儿童诗坛的题材开掘版图，予以了大大地拓展。

在傅天琳 《幽蓝幽蓝的童话》一书中，有首

叫 《读字》的童诗，一下笔，作者就开宗明义说

道： “我崇拜汉字／崇拜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所
以，作者呼唤我们：把一个字／当作一座山一条河
来读／当作风雪雷电、日月星辰来读／读出植物一样
生长的节奏／读出云雾般升腾弥漫的／紫色、蓝色、
乳白色……

这是对于当下国人特别是青少年过度依赖电脑

等电子设备而导致的书写退化的一种有力纠偏！傅

天琳对于现代化潮流具有两面性的独特辩证思维，

在这里不是显示得非常清晰而准确吗？

在 《幽蓝幽蓝的童话》一书中还有首标题怪

怪的诗作，叫 《论语村》，就是让孔子入诗、国学

入诗的一种非常诙谐的另类解读：“孔子天天坐在

蒲团上讲论语／风里讲，雨里讲／教室讲，田间地头
讲／从春秋一路讲过来／讲了两千年，还要讲下去
……” “今日九九重阳节，我在论语村／学以致用
的一句话就是／酒宴后恭送老年人先离席！”童诗
幽默而古典、传统而荒诞地把一个当下儿童

“我”———论语村里的一个小村民，结合实际领会

国学精髓的行动描摹得如此坦率和真诚。

另一首叫 《读李白的诗》的作品，更把前人

创造的意境一一展现在儿童的眼前：“庐山的瀑布

是由李白挂上去的／一挂就是千年／瀑布是庐山的门
帘／它还在一天天长高”“当当作响的明月 ／也是李
白挂上去的／有一些树，是从李白梦里长出来的／李
白坐过的石头／至今还在发烫”！诗歌结尾：一群
山峰在云朵下开始奔跑／我们紧握李白的诗句向上
攀登。

像这样书写儿童阅读唐诗的豪迈感受，用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髓来浇灌儿童心灵的诗作，在傅天琳

的儿童诗里还有很多很多，这里就无需我再反复饶

舌了。

只是须得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傅天琳说过：

“有人问我为何人都那样老了而诗却写得如此 ‘青

枝绿叶’？”她的回答是，因为她当了三年多 “全

职外婆”！每天买菜、带孩子，小区里从左邻右舍

到管理人员没有人知道她那著名诗人的身份。有一

次，傅天琳抱着孩子在大院里和邻居保姆拉家常，

她竟也被别人当作保姆对待，可她却一点不介意，

仍一如既往地低调为人。这事一时成为笑谈，为

此，傅天琳常嘲笑自己是 “外地来京的务工人

员”。

如此深入体验孩提生活，才换来了如今创作的

丰收，数年 “全职外婆”的生活换来她在诗集

《幽蓝幽蓝的童话》中的８０首诗。说来这也并不
多，与当下某些小说家每天以上万字篇幅写作的速

度相比，傅天琳的写作进度，显然是慢多了。由此

看出，傅天琳创作的严谨和诗歌推敲的艰难。

可是我觉得，片面追求写作速度者留下的文

字，很可能成为语言的垃圾，而坚持慢工出细活的

傅天琳，其推出的作品却往往会长久地留在读者心

中。所以，傅天琳能够不时停下手中的笔而去扎根

“全职外婆”生活，这种让速度慢下来的创作态

度，对于当下我国儿童文学出书太多太频繁的作家

而言，显然是很有借鉴价值的一种启迪。这里不厌

其烦地唆几句，或许并非多余。

二

除了儿童诗创作之外，傅天琳还有儿童小说创

作也很值得一议。傅天琳和她的女儿罗夏合作出版

了三卷本儿童小说 《斑斑加油》，该书颠覆了我国

小说传统叙事风格，是一部以散文笔法展现中美教

育观念差异、展现童心纯真幽美的佳作。读罢小

说，我以为该书所体现的认识和教育价值十分明

显，概括起来讲，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展现了中美教育观念的巨大差异。

首先，该书第一卷有一节叫 “没有课本的烦

恼”叙写了美国小学教师 “都是自己决定”学生

读什么书， “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选择”。对此，

刚到美国休斯敦公立科特小学就读的小主人公斑斑

很不适应，于是她的同学伊莎贝拉向她解释道：

“那位叫老斯的男教师教学很棒，他讲的内容既有

挑战，又不会难到让我们只想放弃。我们全部爱死

他了。”［４］而与美国这种教育观念有着巨大不同的

是，我国小学教师的教学则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教

材内容予以实施。可说两者各有特点，各有利弊。

因此相互交流，对于相互取长补短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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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伊莎贝拉的话，斑斑进一步引申道：“怪

不得你们家庭作业那么少，因为没有课本嘛。”可

见 《斑斑加油》一书向读者传递的教育观念，是

美国小学生基本没有家庭作业，而我们中国小学生

的课外作业往往太多，这自然大大加重了学生的负

担，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从这一角度看，许多

人说，中国孩子没有童年。如此批评应该是很有道

理的。

再有，美国小学的教学以宽松和鼓励为主。斑

斑初到休斯敦上学，由于考试没有考好，老师为了

避免打低分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就没有给斑斑打

分，等斑斑逐渐适应了美国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后，斑斑能够得高分了，老师才给斑斑打分。这种

做法对斑斑鼓励很大。美国教师经常表扬学生，

“很棒”“特棒” “超棒”这些词汇几乎成了他们

的口头禅。而中国小学老师往往要求学生过分严

厉，动不动就打低分、批评甚至对其责骂，表面上

看好像很对学生负责的做法其实是非常违背鼓励教

学法原则的，因而应予及时改正。

还有，美国小学安排的节日庆祝活动很多，因

此教师常把学生带到校外或大自然里去进行节日的

实践活动，这也是有利于学生动脑动手和创造性实

践活动的培养的。比如，该书第一卷中，斑斑为给

学校积累办学资金而假扮 “推销员”到邻居家里

去开展商品推销［４］１３７，这与中国教育完全不让学生

接触推销活动的做法完全不同，作品所传达的此一

崭新教育理念，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第二卷中，

孩子们为迎接万圣节模仿老师模样把自己打扮得很

酷，［５］１０４孩子们在玩乐中既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和

创造性，同时，一贯追求欢乐的天性也得到了满

足。学生在社会学课堂里 “自制地理小报”一节

中，“斑斑喜欢这样的作业，既动脑又动手，像是

在玩似的，不知不觉地对南卡罗来纳州的基本情况

有了初步的了解。”［５］１１５在国际节那天夜晚，斑斑和

同学们尽情享受了吃喝玩乐的愉悦，而斑斑的好朋

友开心果却在北京的学校里始终坚持着 “业精于

勤”的煎熬。［５］１２４两相对比，说明中国学生缺少欢

乐的童年生活，与美国孩子相比可说实在是太受熬

煎了。同样，在第三卷的 “感恩节冰上派对”［６］１，

孩子们在冰上派对活动中既锻炼身体、欢乐愉快，

又学会了向给予自己以恩惠的朋友与亲人表示感

谢、感激和感恩！接下来，在第三卷的小学生过情

人节一节中，男女同学通过互赠贺卡来加强异性同

学间的友谊和交流。［６］８２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章节

或写孩子的快乐野营生活、或写孩子被派到低年级

班上去给老师当小助手从而参与了一定的教学实

践、或组织学生参与毕业前夕的聚会，聚会虽然引

发了同学分别前的哀伤，但也让他们重温了同学友

谊的可贵……

总之，美国学校开展的上述种种节日庆祝活动

或社会实践活动，让同学获得的是实际知识与快

乐，这是远比成天关在教室里读书的单一知识灌输

更令孩子们欢迎的。在这一点上，我国小学的教学

还显得较为封闭，因为我国许多学校都是将 “传

道、授业、解惑”放在狭小的教室里去进行的。

此外，中国小学教育对学生虽然也有鼓励，但

却基本不用 “天才”二字，美国小学为了鼓励学

生，常常使用 “天才”之类的评语来激励学生奋

发向上，甚至不惜在学校开办 “天才班”。美国倡

导的鼓励性教育值得我国教师借鉴。

其二， 《斑斑加油》一书竭力表现了主人公

———十岁的中国女孩斑斑在陌生的异国他乡，仍能

以其善良纯真和聪敏好学的美好品格赢得学校老

师、同学的赞赏与尊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儿

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在此书封底有一段评语认为，中

国女孩斑斑有许多优秀品质，即使是在当下 “这

些品质依然可以超越文化和经济的差异，在地球的

另一端赢得尊重，并获得可贵的友谊。”这个评价

是较为客观的。

其三，书中某些特定人物的设计与安排，有助

于作品主题的生动表达。比如，成绩最好的骄傲女

生萨曼达因与斑斑开恋爱与结婚内容的玩笑而遭斑

斑嫉恨，但是斑斑后来向同学赠送礼品时，仍然送

给了她，表现出斑斑对同学缺点的忍让和宽容。又

如斑斑对症下药 “收拾”捣蛋鬼男同学乔治的情

节安排，也显示了斑斑的机智和谋略。在斑斑与众

多同学的关系处理上，作者也把斑斑的童心和个性

特色予以了准确表现。再有，在第一卷中，斑斑一

家正准备飞赴休斯敦之际，斑斑的同龄人开心果一

家则因父亲刚刚结束休斯敦的工作和学习而返回北

京，两个家庭在机场相遇，于是，斑斑便与开心果

约定，以后一定要在电子邮件里交换信息。《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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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一书恰恰就是借助这两个孩子的互通信息

而把中美两国教育观念的种种差异予以了鲜明的对

比。这一情节安排贯穿始终，也是该小说构思巧妙

的显示。上述情节安排再加上娓娓叙谈的亲切叙

事，少儿读者看了，也就会感到更加有味了。

目前，包括儿童小说和童话在内的我国不少叙

事性儿童文学作品，在当下都爱以编织搞笑情节来

达到吸引读者眼球的目的。而三卷本 《斑斑加油》

在创作态上始终是显示出非常严谨的创作特色的。

它没有用堆砌搞笑情节和插科打诨的笔墨来赚取读

者的青睐，作者的这种写作态度，对于儿童读者而

言还是显得很诚恳和可贵的。

作为一部以真实人物即十岁中国女孩张诗雨

（化身为斑斑），以及她的妈妈罗夏和外婆傅天琳，

还有她的诸多老师、同学的密切关系所交织成的校

园网状情节结构的少年小说，傅天琳将孩子的童心

予以了诗意的描绘，在主人公的成长和中美教育的

巨大差异中，更是体现了作品的认识功能和教育价

值，我以为这正是该作品值得充分肯定的地方。

三

透过上述分析让我们看出，女作家傅天琳不是

因深刻认识到儿童文学的重要美学价值而为孩童创

作，而是因她身为母亲对于这一角色有着切身的感

悟和深刻的体验而投身于儿童诗和儿童小说创作

的。所以傅天琳是不折不扣的两栖类作家，即她既

是成人文学领域的果园诗人，同时也是从母爱发端

而为孩子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家。这里之所以特别指

出傅天琳的两栖类作家身份，我想，也许是具有特

定意义的。因为作家的两栖类现象虽然普遍存在，

但却并未引起理论界的特别关注。

就拿我国大西南片区产生的作家而言，一生专

写儿童文学和因其他原因而兼写儿童文学的两栖类

作家随处可见。

譬如，云南的沈石溪因专为少儿读者创作各种

动物小说而成为孩子们特别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

同样，重庆的张继楼则专为幼儿创作儿童诗歌，特

别是儿歌而成为与沈石溪一样的典型儿童文学作

家；同属重庆作家的梁上泉，则因爱写军旅诗歌

（如他创作过脍炙人口的歌词 《小白杨》）而成为

成人诗歌作家，但他在创作成人诗的同时也兼写儿

童诗。

两栖类作家的存在，说明我国儿童文苑具有极

度开放和包容的可贵特色。儿童文苑不但不排斥成

人文学作家，而且总是伸出双手热情欢迎成人文学

作家为孩子创作。儿童文苑之所以永远呈现出百花

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状态，正是由于它有着如此

宽广的胸怀，敢于和善于接纳那么多具有不同个

性、不同风采、不同形式和风格的作家作品，从而

成就了自己那繁花似锦的生机勃勃状态。所以，两

栖类作家的出现与存在，是我国儿童文学繁荣的重

要原因之一，自然，它也为我国广大少年儿童带来

了永远享用不尽的各种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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